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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黑的夜，淒涼的雨，一如十五年前那個無法忘卻的夜晚，他拖著重傷的身體爬到了這個無人的巷口。



天不遂人願，如今的身體已經逃不遠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著生命的結束。



十五年的仇怨終究難報了，他無奈的看著被雨淋濕的地面。



突然，雨停了，他的面前出現了一雙雪白的布鞋，他努力抬起頭，依稀看見身前是一個打著傘的姑娘，只能看見姑娘嘴邊若有若無的笑容，而那笑容是那樣的………



虛偽。



再次醒來之時，已是置身於秀塌之上，羅幕輕掩，衾枕留香，赫然是間女子的閨房，他一時驚訝不已，待要起身卻感到全身乏力，回想之前最後的意識好像就是巷口遇到哪位姑娘，之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正在出神之際，羅幕被一隻素手撩開，他不禁驚訝，只見眼前女子，一張鵝蛋臉兒，散髮披肩，眉似遠岱，眸若晨星，瑤鼻挺而不妖，櫻口抿而含笑，媚態天成，秀美自然，一時間他竟忘了說話。



只見那女子抿嘴一笑，說道：「你好點了麼？」



他回過神來甚覺羞赧，笑笑道：「感謝姑娘相救，身子有點累但不礙事。」



女子走來伸手將他扶著坐起，拿起身邊的一碗粥餵給他，不再說話。



他上下打量著這個美麗的少女，最後目光停留在了玉足之上，只見她雪白的赤足穿著一雙白鞋，清麗自然，猶如出水芙蓉，他紅著臉將目光挪開。



姑娘好像發現了什麼，只是笑了笑便離開了。



他便就此待在了那裡，幾天後，他能行動自如了，終於知道這是一條煙花柳巷，而救了自己的就是這裡面的一個舞女。



這是一個動亂的時代，當朝的皇帝是篡位而來，而被他篡位的就是當今皇帝的侄子。



十五年前的宮變之後便行蹤不明，十五年來，皇帝總是很在意這個侄子，因為他才是正統，所以皇帝總是弄一些捕風作影的冤案，經常將一些名門望族抄家，男孩一律殺死，而女孩就送到這煙花柳巷來。



這樣做一來立威，二來也可以盡量減少侄子生還機率，十多年下來人人自危，民不聊生，而他就是皇帝一直要找的人。



他感激那位舞女救了他，同時也感到復仇無望，於是將身世和盤托出，那個舞女靜靜的聽他講完，而臉上一直掛著那好似虛偽的微笑。



他說完後本等待著舞女充滿恐懼的雙眼和被報官追殺，然而當他抬頭時看見的是那一成不變的如面具一般的笑容，她說道：「安心養傷吧，官兵一時不會來這的。」說著她轉身離開了。



「等等，未請教芳名？」他說。「生來卑賤，又哪有什麼人給起名字了，到這以後這裡的媽媽叫我浮萍。」



修養的日子裡，他漸漸明白了這裡的情況，雖說這是煙花柳巷，但他所處的地方是專門培養舞女的，而浮萍是這裡的頭號舞姬，由於不喜出風頭，所以極少表演，而且賣藝不賣身，在外面並不是太出名。



他在這裡深居簡出，而且浮萍也算身份不同，所以一時沒有被人發覺。



一日，他與浮萍正在談論著兒時經理，突然不遠處傳來一聲慘叫，浮萍的臉上閃過一絲不忍，隨即又恢復了微笑。



多日來的了解他已經能夠發現浮萍臉上的異樣，問道：「什麼事？」



「又一個姐妹被淘汰了。」



「什麼意思？」



「這裡是培養舞女的地方，我們都是小時候就被送到這裡，他們挑選人美、腳小的姑娘送來做舞女，而有些姐妹學的慢些，就會被加強訓練，一旦他們感到沒有前途的姑娘就會被送去廚房把腳剁掉，一來作為懲罰，二來防止她們逃跑。之後她們就只能在這裡做一輩子奴隸。」



不再想著復仇的他流露出了本性的一面，待人溫和，體貼善良，他除了練武之外亦是才高八斗，而浮萍不僅能歌善舞，同樣慧質蘭心。



漸漸的浮萍的臉上不再是那虛偽的笑容，她開始發自心底的笑，他後來問浮萍：「為什麼妳從前笑的那麼虛偽？」



她說：「笑是舞女的必修課，但我並不認為人生中有什麼值得我高興的事………直到遇見你。」



大隱隱於市，三年匆匆而過，沒在有人來抓他，浮萍也沒再虛偽的笑過，他也在那裡作了一個小廝，每日清苦卻也自在。



而每每看見那些可憐的姑娘被推進廚房再拖著出來他便滿心悲憤，而每當看見廚房加菜是那一雙雙腳掌時，都感到復仇的烈火燃燒自己。好好的國家被那個仇人糟蹋成如今的樣子，連年征戰，人民苦不堪言。



午夜夢迴，總能夢到當年父親抱著年幼的自己來到皇宮的最高點俯瞰黎民，告訴他該如何愛民如子，突然看見的是父親胸口透出血紅的刀刃和著火的皇宮。多少次在睡夢中驚醒，他知道復仇這是身為王者的責任。



不久皇帝選妃的消息傳來，他知道這是唯一的機會了，於是那一晚他找了浮萍。



他不知該如何告訴浮萍這個偉大卻又無恥的計劃，浮萍看著他，安靜的一如往昔，說道：「按你想的做吧，只要是你的願望我一定幫你完成，無論什麼結果我都絕無怨言。」然後她笑了，他卻哭了，撲在浮萍懷中哭的像一個孩子，而浮萍依然笑著，沒有一絲虛偽這一夜浮萍把自己給了他。



他把浮萍報作自己的妹妹，取名葉浮萍，而選妃當日，浮萍身著宮裝，足登素襪，不著鞋履。



一笑傾國，洛神甄妃亦有不及；輕舞弄影，飛燕玉步也較遜色。



浮萍一舉奪魁，成為皇帝的寵妃，而他也因此成為皇親，他主動要求進入軍營，只有進入軍營他才有機會復仇。



初入軍營，大家都沒有看好這個年輕的小伙子，都認為他是靠著裙帶爬上來的，然而初次作戰他一馬當先，破陣斬將，折服全軍，統帥的位子得到了認可，但他沒想到的是皇帝要求他每次出征勝利後都必須抓回敵國最美的十名少女，然後親手砍下她們的玉足獻給皇帝，一次次的看見那些可憐的少女在祈求中失去雙腳淪為奴隸，他的復仇之心更加強烈了。



時光匆匆，又過了五年，他已經成為兵馬大元帥，然而謹慎的皇帝從不把兵符交給他，每次出兵只是帶著詔書，而所有文臣武官上朝赴宴都不許帶刀，帶刀是皇帝的特權，而且他知道叔叔曾經是兵馬大元帥，武藝超群，如今縱然老邁亦是極難對付，況且若無法一擊置其於死地，要想報仇就終生無望了。



又一次出征勝利，皇帝要擺慶功宴，他看著在地上因為失去雙腳而痛苦的抽搐著的少女和自己沾滿鮮血的雙手他決定不再等下去。



這一天晚上他偷偷約了浮萍出來，五年未見，伊人臉上竟似沒有歲月的風霜，依舊是那個言笑晏晏的少女，而臉上那一抹動人的微笑一如五年前那個醉人的夜晚。



若非身上的淋淋傷疤提醒著自己，他險些忘了五年來的出生入死，這一刻他真想拉著浮萍逃離這個恐怖的世界，去尋找自己的世外桃源，然而那一聲聲少女的慘叫和一雙雙親手砍下的玉足告訴自己不能逃避。



浮萍笑著說：「我知道你早已等不下去了，自從知道了那些玉足是你親手砍下之後。」



宴會當天，他作為兵馬大元帥坐在皇帝下首，而浮萍輕輕的依偎在皇帝身上，浮萍要求為了犒勞兵馬大元帥要親自獻舞一隻，浮萍的衣裝就如進宮那天，不同的是如今的雪白素襪之中藏著一把淬毒的小匕首，由於入宮的檢查不會注意舞女的襪子，而且表演當天還有十個伴舞，所以就被忽略了。



計劃非常順利，只要皇上一死，他就可以站出來主持大局軍營中的威望可以使他順理成章的接任國家，何況還有他正統的身份。



一曲舞罷，浮萍就坐，而皇帝正陶醉在曼妙的舞姿當中，而他知道這已經到了關鍵的時刻，勝敗在此一舉，也許是他久經沙場的眼神太過熾熱，皇帝好像意識到了問題，眼角的餘光中看見浮萍正從白襪中掏出什麼向自己刺來，多年戰場的直覺讓他躲開了這致命的一擊，他翻滾的爬起，突然看見眼前一隻酒杯飛過，擊中了那隻雪白的手腕，匕首落地，一隻大手瞬間一斬，浮萍被打暈在地，驚魂未定的皇帝這時才發現救了自己的是他，高興之餘誇他大義滅親。



浮萍醒來之時已是身處黑暗的大牢之中，突然感覺雙腳一涼，才發現素襪已被脫去，而身邊躺著給自己伴舞的十個女孩。



定睛一看十個女孩的雙足已盡被砍去，她叫醒她們細問才得知經過。



原來她被他打暈之後，立即被脫去素襪，檢查是否還有武器，而其餘十個女孩則以謀逆的罪名被當場砍去雙腳下獄候審。



這時大牢的門開了。



他進來了，浮萍靜靜的看著他等待他的解釋。



他說道：「葉浮萍，妳以謀逆的罪名背叛斬首，明日行刑，我作為妳的哥哥來通知妳一聲。」



「完了？」



「對於逆臣我沒什麼好說的。」



「那永別了。」



「嗯。」



他走了，黑暗中浮萍好像聽到水滴落地的聲音。



第二天一早，浮萍早早起來，要求梳洗一番，對於這個昔日的寵妃，皇帝特許了。



穿著停當，侍衛拿來一雙乾淨的白襪，浮萍穿好後侍衛將其雙腳綁住，送上囚車。



浮萍知道最後的時刻要來了，但她並不害怕，因為世上已經沒有什麼讓她留戀。



到了刑場，他看見皇帝和他坐在一旁，她笑了，她又戴上了那個虛偽的面具，經過皇帝面前時，皇帝問她：「妳還笑的出來？」



「我是一個舞女，笑是我的本行。」她說。



而他，面無表情。



跪在斷頭台前，她知道一切都要結束了，這時皇帝說：「妳還有什麼願望，看在五年感情的份上我可以滿足妳。」



她笑了，說：「謝皇上，我希望再穿上我的素襪，就如哥哥剛送我進宮那般。」



「準了。」



這時他的眉間閃過一絲惆悵，隨即淡然。



穿著停當，浮萍乖巧的跪下，將頭放在斷頭台上，突然聽到他喊道：「且慢！」



皇帝說：「怎麼了？大元帥不人看見妹妹身首異處？」



他說道：「不！此女罪孽深重，我已不當她是我的親人，臣所以製止是因為與法不合，根據國法，舞女犯罪無論大小都應先將其雙足砍下，再進行其他處罰，請聖上依據國法。」



皇帝看著他，說道：「本以為你們兄妹多少有些感情，也給你留些面子，沒想到你如此忠於朕，好，恩准。」



「為表示對吾王忠心不貳，微臣願親手砍下浮萍雙腳，呈現給陛下。」



皇帝笑了笑，將佩劍交給他，他拿著劍走到浮萍面前。



浮萍笑著說：「動手吧。」



一旁的侍衛將浮萍架起，浮萍順從的將雙腳放在斷頭台上，輕輕撩起裙擺露出纖細的足踝，「鏘」的一聲寶劍出鞘，利劍劃過腳踝好似劃過虛空一般，浮萍沒有慘叫，臉上還是帶著那虛偽的笑容，說道：「我是一個舞女，我要把自己的驕傲保持到最後，你呢？」



血濡濕了裙擺，染紅了白襪，侍衛拿來玉盤將雙腳放入其中遞給了他，他把劍插回腰間托起那雙染血的白襪玉足向皇帝走去。



浮萍忍著劇痛艱難的趴到斷頭台上，他聽見了身後皇帝的哈哈笑聲。



她笑了，笑的真誠。



因為她不再是個舞女，她為了自己的解脫而笑。



腦後風響，她清楚的聽到利斧剁到砧板上的聲音，而同時她也聽見皇帝的笑聲戛然而止，世界在浮萍的眼前顛倒過來，她所看見最後的畫面是雙手握著自己被砍掉的雙腳的皇帝驚訝的看著胸前透出的劍刃。



而皇帝身後他陰冷的笑著，浮萍終於知道他之所以要親手砍掉自己的雙腳是為了能夠帶劍接近皇帝，浮萍笑著閉上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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